
从千禧年释迦摩尼菩提树下的一个构想开始，对赖声川的创作
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《如梦之梦》已经走过5年，2016年新春《如梦
之梦》即将重返上海。如何因缘际会才让一部如此疯狂的戏剧，被数
次搬上舞台，演员们还乐此不疲地享受这8个小时的耐力表演，只有
赖声川才能解开这样的疑问。

文 l 冷梅   图 l 资料

赖声川
它不是梦，是像个梦的梦

《如梦之梦》是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创作生涯中最为重

要的戏剧作品之一。故事讲述一位病人，在医学无法诊断他绝

症的时候，开始了对生命的思索。整出戏像一次庞大的旅行，从

主角的生命末端开始，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，从亚洲到

欧洲，从生到死，从痛苦到解脱的可能性。2016年2月19日-21日

春节期间，这部作品将重返上海东方艺术中心。动态 Mi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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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是一种运气、一种缘分

Q:一部8小时的史诗大戏，在您眼里也是一个很不正

常的戏。这点怎么讲？

A:这是《如梦之梦》第二次到上海，说这个话看起来很

正常，但是它能来一趟其实是很“不正常”的，因为它不像一

般正常的戏可以在一个正常的剧场里演出，所谓的镜框舞

台然后观众坐在台下，面对面去演。它是所有的观众坐在中

间，演员绕着四周在走台。每一次演出，基本上都要改造一个

剧场，把一个正常的剧场，撤掉观众席，只保留舞台。如果制作

人想自杀的话，他就可以来做《如梦之梦》了。这部戏演员很

多，布景非常复杂，又是8个小时的超长时段，排练场和演员训

练要比一般的戏多出4倍的时间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

制作。但是对观众来说，还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。

Q:您艺术创作这么多年，《如梦之梦》扮演了一个什么

角色？

A:其实，创作的事情没有办法去做计划。我觉得我的运

气很好，包括《如梦之梦》的创作对我来说，算是一种运气，也

是一种奇妙的缘分。有一次，我在印度旅行，心中有一个目

标，就是在我任教的台北艺术大学要做一部新的戏。很多年已

经没有在学校做演出了，早年我每一年都在学校带着学生一

起创作新戏。有些老师会有意见：“我怎么教服装、舞美的学

生呢？”因为没有剧本给他们。我说有剧本，但是剧本确实是

在最后一秒钟才完整。于是，后来我就放弃带着学生一起做

创作。十几年过后，又轮到我带学生创作，而且是要把120多个

学生都带进来，先决条件就是人多。那年到了印度，在菩提迦

耶这个印度最贫穷的地方，我坐在菩提树下，突然之间灵感来

了，简单点说，像是我脑袋里放了十几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可

以当一部戏，但是这十几个故事突然串到一起，构想一下子成

形了。我在树下开始写，写完了密密麻麻的纸。回到台北大纲整

理出来是29页。当时也有点迷茫，不知道能不能做，因为感觉

太长了。按照推理至少是14个小时的戏。

Q:后来，怎么把这个疯狂的念头搬上舞台？

A:当年我对艺术管理一窍不通，却被学校指派去开这门

课。我出了一个题目给学生：《如梦之梦》的制作企划案，学生们

用了一个学期交来的报告是《如梦之梦》是无法演出的。有两

个理由：第一场地无法实现，商演的可能性很小；第二票房完全

不可能消化制作费用。但是后来，我遇到了第一疯子，就是香港

话剧团，他们答应配合我来实现演出。那时候，丁乃竺发疯了也

坚持要做这部戏，当时20个演员都是学生，但是已经站在大舞

台上了。第一场，感觉水平有参差，因为有金士杰，也有大一大二

的学生。

Q:有人说，您在这部戏里对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描

绘和渲染，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为什么？

A:我的好几部戏都跟上海有着很深的关系。《如梦之

梦》只是其中一部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？其实，也没有太多为什

么。有一个理由是我的母亲小时候住在上海，她是宁波人，我们

故事中出现的一个地址“牯岭路4号”，它真实存在过，当然现在

是消失了，它就是我妈妈小时候待过的地方。故事设定的“天仙

阁”在当时的四马路，现在叫福州路。这部戏让我们沉溺于上海

的历史。在学校的好处是，会有研究生对上海做大量的历史考

证，到后来我们都快成小专家了。对我来说，《如梦之梦》到上

海演出，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一点。

很多戏剧是在逃避生命，而《如梦之梦》是在直面生

命和死亡。我不会逼迫你去思考，但我会用一个很能

接受的方式让你自愿走入情境。

如果给《如梦之梦》加上一串关键词的话：赖声川、8个小时、即兴表演、上海味道、四面环绕

式舞台、超大规模阵容……可以延展的信息要素太多了。对赖声川乃至对所有演员、制片人、剧场

合作方来说，这些都创下了戏剧圈里的各种壮举。每一个人都说，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，可是一

群近似疯狂的人，却一起疯狂地把它变成了现实。

在制片人王可然看来，按照赖声川的个性，他对制作费真的没有概念。“赖声川导演只负责

导戏，他对制作费从来不敏感，也不关心。他甚至经常会搞错几个零。票房这种事情向来不在他

的考虑范畴。”

王可然透露了一个细节，“曾经演完《宝岛一村》的时候，我和赖导在街上闲逛，当时我很得

意，觉得《宝岛一村》就是一部巅峰之作，已经无法被超越了。正聊着的时候，赖声川很微妙地朝

我一笑，边说：‘我还有一部戏，叫《如梦之梦》。’”

为此，王可然去翻了剧本，这部看起来有些平淡的戏，直到翻到第10页，都依然没有让他找

到感觉。可是，看到第三天时，剧本进行了40%，突然在飞机上王可然就泪如雨下，刚下飞机，立

刻给赖声川导演打电话，坚持要做《如梦之梦》。“故事铺陈充满了细节，那些看着平平淡淡的细

节，却一点点钻到我心里。有点像温水煮青蛙。就是那种世事的无常，让人感觉到一种力量。就像

老舍先生说的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的流动。”

从第一年就参与演出《如梦之梦》的主演徐堰铃，在赖声川的指导之下，深刻体会到了“即兴

表演”的魅力。“最早在学校排演时，演员角色还没有指定，所有人都能演，也能代替别人演。每

一场分派不同的人上去演出，台词会被记下。当你不在的时候，别的同学就会顶上你继续这些角

色，每一轮的台词都有加上其他人的部分。就这样剧本一点点被扩充起来。”这是赖声川导演的

创作手法，也让演员们对角色、对表演有了不同的视角。

“感觉代替别人的角色，没有负担，就会乱讲话，这样的日子一直到进了剧场，穿上角色的衣

服。还时常被拉上去演一个路人，演一个尸体，你永远在一个你不确定的状态下，但是他训练了

我们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真的。这种创作方式是一个立体化的过程，这就是赖声川导演的高明之

处，我在这些角色里看到了生命的影子。我也演别人，就会体会别人的真实。他让我觉得我就是

别人，别人就是我。”徐堰铃说。

而另一位演员刘美钰也是从第一年学生时代就跟着《如梦之梦》一路走来。“很少有导演把

即兴创作做得很成熟，即兴表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赖老师会带我们体验角色，了解人物角色

的历史、背景以及人物关系，好像跟角色走完了好几个人生。演员把这些人物背景消化了之后，在

台上自然而然就会延伸，发展出台词。”

Q:生活周刊   A:赖声川


